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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内外口译史研究综述( 1987 － 2016)
———一项基于相关文献的计量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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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要］口译史研究是口译学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对口译教学和实践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近年来，口译史逐渐成为
口译研究中最受关注的热点之一，相关学术会议和专题刊物助推了这一研究领域迈向新的阶段。本文采用计量分析法
统计了 1987 至 2016 年 30 年间国内外口译史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，对比了国内外研究在主题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并对
其发展趋势提出了几点思考，以期对后续研究提供相应的启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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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引言
国内口译史研究起步较晚，主要的成果便是黎

难秋( 2002) 的《中国口译史》，而国外早在上世纪五
六十年代就有 Alfred Herman ( 1956 ) 和 Evgenny A．
Gofman( 1963) 等人撰文讨论西方古代口译史和同
声传译的由来，经过七十年代的沉寂，口译史方面的

论著开始逐渐增多( Kurz，1985，1991; Gaiba，1998;
Ｒoland，1999) ，近年来更是逐渐形成热潮( Baigorri-
Jalón，2004，2014; Torikai，2009; Takeda，2010;
Fernández-Ocampo ＆ Wolf，2014; Wolf，2016 ) 。口译
史研究到 21 世纪后才迈向新的台阶，促进了口译研
究的全面发展，对口译教学和实践也有重要的指导

意义。此外，口译史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推进翻译史
的研究。论文是集中体现某一学科发展动态的风向
标，本文拟通过文献计量的方式统计国内外口译史

研究的主要学术论文，概括其成绩和存在的问题，以

期为后续的发展指明方向。
2 文献来源
本研究所用的数据库统计了 1987 － 2016 年 30

年间国内外所发表的期刊论文、会议论文、专题集论
文和博士论文四大类文献。由于口译史研究总的成
果并不多，因此，本文参考了检索结果中的英语翻

译，尽可能地将非英语撰写的外文文献也收录在此

数据库中。国外论文主要通过 BITＲA①、TSB②等在
线数据库检索，还通过 John Benjamins 和 St． Jerome
的出版目录进行检索。国外博士论文的检索主要参

考 CIＲIN Bulletin③。此外，还参考了 Google Scholar
的检索结果。检索项为 interpreting 和 history，分别
按关键词、主题和标题获得初步文献，在此基础上通
过摘要和全文阅读进行二次筛选，最终通过整理共

得到期刊论文 86 篇、会议论文 12 篇、专题集论文 6
篇、博士论文 3 篇，总共 107 篇。国内( 含港澳台)
的文献中，大陆地区主要通过 CNKI 进行检索，按照
关键词和主题词“口译”“译员”“史”进行交叉检
索，共得到期刊论文 28 篇、会议论文 3 篇。港澳台
地区国际化程度较高，其口译史研究成果若以英语

发表也算作国内研究成果，共得到期刊论文 26 篇、
会议论文 5 篇。国内总计得到期刊论文 54 篇、会议
论文 8 篇。因此，本研究最终收集到的中英文文献
共 169 篇，其中期刊论文 140 篇( 占 83% ) 、会议论
文 20 篇( 占 12% ) 、专题集论文 6 篇( 占 3% ) 、博士
论文 3 篇( 占 2% ) 。
3 资料分析
3． 1 文献来源及分布
通过检索可知，口译史研究的成果主要来源于

期刊论文，特别是 1999 年 Interpreting、2016 年 The
Interpreters’ Newsletter 和 Linguistica Antverpiensia，
New Series发表的口译史研究专刊上，这成为窥探口
译史研究的前沿窗口。此外，Meta、Babel、Perspec-
tives也是发表口译史论文较多的刊物。由于以往口
译研究的学术会议并未将口译史作为重要议题，因

此口译史研究的会议论文较少。2014 年 5 月在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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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东京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口译史研讨会，但本次会

议只是专家学者的内部交流，受限于规模，所提交的

会议论文数量也有限。该研讨会的论文集 New In-
sights in the History of Interpreting 于 2016 年由 John
Benjamins出版，成为国外口译史研究会议论文的重
要来源。博士论文是某一领域研究水平日益提升的
显著标志，但通过检索语料库，国内暂时还没有以口

译史研究为主题的博士论文，而国外却有三篇。国
内来看，港澳台地区的大部分口译史研究成果发表

在国外刊物，而大陆地区除发表在《中国翻译》《上
海翻译》《翻译史研究》等期刊外也散见于其他人文
社科类刊物。
3． 2 历年文献数量统计和分析
统计数据表明，口译史研究的成果在期刊、论文

集和博士论文的分布上并不均衡。此外，从发表时
间上来看，不同时期的产出也有很大的差异，口译史

研究经历了 1999 年前的缓慢增长，到进入新世纪后
的快速发展，直至近年来的飞速发展。总体而言变
化幅度较大，具体情况如图 1 所示。

图 1 历年文献分布( 1987 － 2016)

由图 1 可知，1990 年、1999 年和 2016 年是国外
文献发表较为集中的三年。1990 年由 John Benja-
mins出版的专题论文集 Interpreting: Yesterday，To-
day and Tomorrow 的第一部分聚焦口译史研究，可
以视为口译界自觉将口译史作为专门研究领域的开

始。虽然此后口译史研究逐渐陷入低潮，但随着口
译研究整体上的推进，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口译

史研究的重要性并投身其中。新世纪到来前夕，In-
terpreting专刊介绍了口译史的最新成果，为后续研
究指明了方向。之后，口译史研究有所起伏，直到
2016 年才迎来新一轮的增长，以口译史为议题的研
讨会陆续召开，各期刊也设置专刊发表口译史研究

的论文，这一切都为口译史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学术

环境。反观国内的口译史研究，21 世纪前除了有陈
世明( 1996) 、李德宽( 1997) 和黎难秋( 2000) 等少数
几人的研究外乏善可陈，研究成果极少。总体而言，

国外口译史研究的发展轨迹与口译研究总的发展趋

势一致，而国内则没有很好地融入这一趋势，虽然历

年的论文数稳中有升，特别是在 2009 年后呈明显上
升趋势，但仍远远落后于国外。
3． 3 国内外口译史研究主题的分类和比较
尽管口译史研究多将译员作为研究核心，但其

主题的多样性却远远超出了对译员本身的研究。作
为口译史研究的主导人物之一，Baigorri-Jalón
( 2006: 106 － 107) 为口译史研究划定了丰富多样的
研究主题，包括某一历史时期的口译史、某一国家或
地区的口译史、机构组织中的口译史、译员个人史、
法庭口译史、译员培养史、文学作品或电影中的译
员、手语翻译史等等。我们认为，这一划分基本涵盖
了口译史研究的主题，对口译史研究的系统化具有

重要的指导意义。依据这一划分，我们统计了国内
外口译史研究论文在各主题上的分布并比较了二者

在数量上的差别。

图 2 国内外口译史研究主题的分类和比较

从图 2 可以看出，国内外口译史研究在研究主
题上存在较大的差异。国内的口译史研究除了书评
类引介性文章外，主要集中于某一历史时期的口译

史、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口译史或战争口译史，在法庭
口译史和手语翻译史等主题的研究上没有取得太大

的进展。而国外口译史的研究除了特定历史时期的
口译史( 中世纪、二战时期) 和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口
译史( 苏联、美洲) 外，还包括机构组织中的口译史
( 联合国) ，更有国内研究中没有涉及到的国际组织

中的译员史、法庭口译史、文学作品或电影中的译员
和手语翻译史等主题。可见，国内口译史研究在广
度和深度上都不及国外。下面，本文将对国内外口
译史研究的主要主题进行分别论述。
3． 3． 1 某一历史时期的口译史
国内学者对唐代的口译史研究较多，主要有赵

贞( 2005) 对唐代官方译官和香港学者 Lung( 2016 )
对新罗译语的研究，后者认为唐朝时期活跃在东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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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于朝鲜半岛的“新罗译语”是译员的代名词，他
们不仅从事一般的口译任务，更从事后勤、商贸等其
他经贸活动。口译活动源远流长，西方早在古埃及
时期就有了口译活动的明确记载。由于历史上的口
译活动见诸文字的比较少，除了依赖于少量的文献

外，还必须依靠考古研究，从考古发掘出土的壁画文

字等图文记录探究较远历史时期的口译活动，这一

点在 Kurz( 1985) 的研究中最为突出，他通过埃及法
老陵墓上的图形文字证明，早在古埃及时期就有了

正式的口译活动。Takeda ( 2009，2010 ) 的二战口译
史成为考察某一历史时期口译史的典范，作者通过

文献和档案资料再现了二战后日本国内广阔的口译

活动。古罗马时代，译员还活跃在军事活动之中，彼
时的他们往往会被贴上叛国者的标签 ( Mairs，
2011，2012) ，这与二战后众多殖民地区的译员被判
以战争罪不谋而合( Lan，2016 ) 。国内外对古代口
译史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探究口译活动产生的根源，

也有利于探索译员角色的演变。
3． 3． 2 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口译史
口译活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进行对外交往的必

要媒介，特别是那些对外交往比较频繁的国家，如中

国、西班牙，口译是不可或缺的，在某些场合下，口译
会对一国政治经济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中国是历
史悠久的文明古国，早在公元前约 21 世纪就有了外
交活动，至迟在春秋时期就有了“舌人”这类专职传
译的低级官员。( 黎难秋，2002: 1 － 2) 自此，口译活
动的史实屡屡见诸于文献。关于中国古代的口译
史，Lung ( 2011 ) 在专著 Interpreters in Early Imperial
China中有较为详尽的描写，而在她发表的系列论
文中( Lung，2005，2006，2013 ) ，作者将古代中国译
员拔高到历史学家的地位，认为他们在古代中国不

同历史时期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，是历史活动的

参加者和记录者。在国外，西班牙是最早进行殖民
扩张的国家，从十五世纪末开始到十九世纪长达四

百年的殖民史中，不论在征服殖民地的伊始还是在

建立稳定的殖民秩序之后，口译活动和译员都发挥

了重要作用，特别是在十六世纪的腓力二世时期，西

班牙还颁布了专门用来管理殖民地( 如美洲) 的法

律，规定了出席法庭的口译员的方方面面，这是法庭

口译作为现代社区口译的先驱。此外，译员在西班
牙的宗教审判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。在这方面，西
班牙的 Alfaqueque 研究团队成员 Alonso-Araguás
( 2004，2016) 和 Sarmiento-Pérez( 2011，2016) 的研究
成果最为突出。近年来，受政治因素影响而口译活

动较多的国家也开始涌现出大量成果，Sibul( 2014，
2016) 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之一，他的研究追溯了
爱沙尼亚在 20 世纪不同时期的口译史，是国别口译
史研究的典型案例。
3． 3． 3 译员个人史

Pym( 1998: ix) 认为翻译史的研究应以译者为
中心，而对译员的研究也正日益成为口译史研究的

中心。20 世纪初，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，国际组织
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，如国际劳工组织、联合国，
这些组织是不同国家或地区对话的平台，必定有一

批译员参与其间，特别是二战后的联合国，其日常运

转就不得不依靠一批专业素质过硬的译员。国际组
织往往是口译新形式或新技术的试验场，如第一次

正式的同声传译就在国际劳工组织内举行。此外，
全球性或地区性事务也往往发生于这些国际组织内

部，参与其间的译员是某些历史事件的见证者。总
之，国际组织中的译员不仅是技术革新的先导，同时

也是某些历史性事件的见证者和参与者，对历史事

实的还原也有重要作用。在国际组织译员史研究方
面，Ｒoland( 1999: 157 － 174 ) 通过图文展示了 20 世
纪那些最杰出的译者，Baigorri-Jalón ( 2016a ) 通过
Ｒabinovitch家族的私人收藏追溯了联合国首席译员
Georges Ｒabinovitch 的一生。与国际组织中的译员
史相比，非国际组织中的译员个人史也十分丰富。
国外的译员个人史研究中，Baigorri-Jalón ( 2005 ) 再
现了德国会议口译员 Michaelis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
和巴黎和会等事件中的经历，探讨了会议口译职业

化初期译员的活动轨迹; Harris ( 2002 ) 再现了译员
Ernest Satow传奇的一生，展示了他如何从一个译员
成长为大使的经历。此外，Kurz( 1991 ) 强调了西班
牙殖民者殖民印加帝国时期，审判其君主时译员

Felipillo在其中的作用。在研究方法和材料来源方
面，对于某些健在的译员，访谈是极其合适的研究方

法，Bowen et al． ( 1990: 23 － 33 ) 通过采访 Irena Do-
bosz，再现了一个外交译员精彩纷呈的一生。译员
的个人史研究不仅可以将口译史的研究深化到具体

译员的探讨，还能够澄清相关的历史事实。此外，译
员个人史的研究也能对译员的职业化和职业发展提

供有益的启示。与国外较为丰富的译员个人史相
比，国内的研究相对较少，主要有韩洪举( 2002 ) 对
林纾口译者的研究和陈巧玲( 2010 ) 对近代厦门口
译员林鍼的研究。
3． 3． 4 法庭口译史
法庭口译由来已久，在中世纪的西班牙和其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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洲殖民地广泛存在。在殖民统治和宗教审判等活动
中，译员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此外，国外的法庭
口译也是手语翻译开始走向社会的契机，在 18 世纪
早期的英国，手语翻译就已经成为法庭口译中的必

要辅助。( Stone ＆ Woll，2008) 国外法庭口译史的研
究场景主要是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，这

些场合下译员是必不可少的。作为通晓多种语言的
中间人，他们不仅要提供语言服务，参与战争的译员

甚至还要指控战犯或接受战争罪的指控。Takeda
( 2010) 详细讨论了东京战争法庭中的口译问题，包
括译员的来源、对译员的审判及其影响。Lan
( 2016) 通过二战后对服务过日军的译员进行审判，
探讨了战争环境下译员的角色，通过细致的会话分

析，展示了战时译员接受法庭审判的场景。
3． 3． 5 译员培养史
如何培养译员不仅是口译教学中的重要一环，

也是口译史研究的主题之一。国外，殖民探险初期
的译员主要来源于被绑架的原住民或被俘获的奴

隶，通过非正式的训练他们得以胜任口译工作。在
统治秩序开始稳定之后，口译人才的培养和任用基

本上都是政府主导的，如西班牙随着殖民地各项制

度的完善后颁布了专门约束口译员的法令。作为早
期殖民主义的先锋，西班牙 1573 年就首次在美洲的
西班牙殖民地建立了专门用来培养译员的学校 San-
ta Cruz de Tlatelolco皇家学院，该学院拥有一整套的
选拔和培养方案，以培养为殖民地政府服务的译员。
( Arencibia Ｒodríguez，2006: 263) 欧洲大陆专门培养
外交译员的历史也可以追溯至 16 世纪中期在梵蒂
冈共和国大使馆内培养的 giovani di lingua。
( Cáceres-Würsig，2012) 美国在 20 世纪初期随着国
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，迫切需要培养掌握

汉语、日语和土耳其语的外交人才，从而开展在远东
地区的国际事务，因此美国国务院在 1902 年至
1924 年启动了专门培养外交译员的学生译员培训
计划。( Sawyer，2016: 99 － 133 ) 随着译员需求量的
增大和专业性的增强，20 世纪 40 年代后的译员逐
渐由高等或专科学校培养，这是译员培养中的一个

显著变化。( Bowen et al．，1995: 255 ) 中国培养翻
译官员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周朝，元代之后的中央政

府均曾设立专门培养译员的学校。( 黎难秋，2002:
421 － 422) 目前，国内关于译员培养史的研究主要
集中于考察四夷馆等翻译学校的教学史( 任萍，

2007) 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译员培养史( 郭婷，
2012) 。

3． 3． 6 战争口译史
在战争时期，口译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。历史

上的多次战争中都有译员的身影，他们可以调和或

者加剧战争的紧张局面。在 Pym ( 2016 ) 关于阿富
汗战争中译员的危机分析( risk analysis) 中可以看
出，译员的传译可以直接影响美军的决策。战争环
境下口译史的最新研究集中呈现在 2016 年 Linguis-
tica Antverpiensia，New Series 的专刊“Interpreting in
conflict situations and in conflict zones throughout his-
tory”中，该刊论文体现了口译活动和译员在整个人
类冲突史中都有巨大的影响力，在进入 21 世纪后战
争口译史仍然是个重要课题。( Tǎlpas，2016 ) 战争
口译史主要关注那些在人类历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

战争中存在的口译活动和译员，通过分析译员在战

争中的活动来展示译员的作用，如王宏志( 2011，
2012) 就认为鸦片战争中的译员对战争局势和最后
的结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，并比较了中英双方译

员的来源、类型、作用及各自阵营对译员的态度。此
外，罗天( 2011，2012 ) 还考察了抗日战争时期滇缅
战役及重庆的军事口译活动。
3． 3． 7 文学作品或电影中的译员
翻译研究中通过文学作品研究翻译史早已有

之，这一研究路径集中体现在 Kaindl ＆ Spizl( 2014)
所编的论文集 Transfiction: Ｒesearch into the Ｒealities
of Translation Fiction。由于数据的相对缺乏，口译史
的研究也可以借鉴翻译史的研究方法，通过文学作

品或电影重构特定时期译员的角色和各种口译活

动。在 Martinez Ｒomera( 2015 ) 的博士论文中，作者
收集了 1932 年至 2014 年间含有口译场景的电影，
展示了口译活动的历史、职业和艺术特点。Torikai
( 2016) 讨论了历史和真实的关系，指出日本小说家
Yoshimura Akira的历史小说介于小说和事实之间，
对研究译员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角色塑造具有很大的

借鉴意义。
3． 3． 8 手语翻译史
手语和有声语言是人类语言的两种形式，理应

拥有相等的地位。Kellett Bidoli( 2016 ) 简述了手语
的使用和教育历史，指出手语翻译在远古时代就已

经存在，只是隐匿于公共视线以外，并且直到 20 世
纪 60 年代才首先在美国取得政府认可的职业地位。
事实上，手语翻译在未取得职业地位以前就已经在

法庭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。Stone ＆ Woll
( 2008) 指出，早在 1725 年的英国，手语译员就已经
开始在法庭上进行翻译工作，这对司法审判的公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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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大有裨益。在没有手语译员参与的司法审判中，
聋哑人可能会被判无罪，因为他们会因不能说话而

被误以为没有分辨对错的能力。此外，手语翻译在
法庭中的重要性在 Leahy ( 2016 ) 的研究中也有体
现。与国外相比，国内手语翻译职业化程度较低，研
究起步较晚，水平较低，尚无手语翻译史的专门研

究。( 肖晓燕，王继红，2009)
3． 4 国内外口译史研究材料来源及比较
口译史研究重点关注译员和口译活动在历史上

的影响，但传统上译员和口译活动在历史文献中不

受重视，且口译活动自身的属性使得资料难以保存，

因此，材料往往决定了口译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。
以往的研究以公开出版的史料为主，随着研究的推

进，口译史研究中材料的来源逐渐多元化。国内外
口译史在材料的来源和比较如下图所示。

图 3 国内外口译史研究材料的来源和比较

由图 3 可知，国外的口译史研究在材料来源上
比较丰富，涵盖了图片、访谈、档案、回忆录和自传等
各种资料; 而在国内，史料应用成为口译史研究的瓶

颈，对于国外研究使用颇多的图片、访谈、档案等材
料则没有涉及，材料多样性不够，研究手法比较单

一。不管是已经发布的档案还是那些未公开的档
案，都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宝藏，口译史的研究亦然。
国外口译史研究中图片的使用屡见不鲜，Baigorri-
Jalón( 2016b: 167 － 191 ) 通过图片展示了译员工作
的隔间、存储语音的设备以及译员进行记录的场景。
作者特别强调了图片在研究口译史中的作用，并认

为那些未被研究的私人照片也应该成为研究的对

象。国外的口译史研究中档案的使用也是其一大特
色，多达 27 篇论文利用了档案资料，如 Chernov
( 2016) 通过共产国际的档案发现，早在 1928 年的
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上就有同声传译的使用。
4 国内外口译史研究现状对比与思考
4． 1 国内外口译史研究现状对比
国外口译史的研究起步较早，近年来更是迎来

了飞速发展，2014 年在日本举办了第一届国际口译

史研讨会，2016 年 The Interpreters’Newsletter发表了
以“Interpreting and interpreters throughout history”为
主题的专刊，口译史研究的专题论文集 New Insights
in the History of Interpreting 也于同年出版。与此相
呼应，口译史的研究成果正不断涌现，这预示着口译

史研究的蓬勃生命力，也为后续的研究打下了基础。
在研究主题上，国外口译史研究囊括了不同历史时

期、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口译史、机构组织中的口译
史、译员个人史、法庭口译史、译员培养史、战争口译
史等各方面的内容; 在研究材料来源方面，国外研究

综合利用了图片、访谈、档案、回忆录或自传等各种
参考资料，极大扩展了口译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。
反观国内的口译史研究，起步较晚且代表性成

果较少，2000 年后虽然有所提升，但进展有限，在数
量和研究水平上仍远远落后于国外的口译史研究，

且没有代表性的高水平的博士论文。在研究主题
上，国内口译史研究集中于唐以前口译史和近现代

口译史，其他历史时期的口译史研究不足。此外，研
究手段十分单一，基本上局限于公开出版的文献，对

于图片、录音、档案、回忆录等材料的挖掘极其缺乏。
但特别要指出的是，港台地区的口译史研究取得了

较多成果，如香港地区的 Ｒachel Lung( 龙惠珠) 对中
国古代口译史的探索 ( Lung，2005，2006，2013 ) ，
Lawrence Wang-chi Wong( 王宏志) 对鸦片战争期间
中外翻译事件和人物的挖掘( 王宏志，2011，2012 ) ;
Pin-ling Chang( 张品羚) 是台湾地区口译史的主要
研究者，主要关注台湾 17 世纪处于荷兰殖民者占领
时期和中荷战争期间的口译史 ( Chang，2014，
2016) 。对比而言，大陆地区口译史研究成果不如
港台地区突出，除论文发表较少外，历届全国口译大

会提交的与口译史相关的论文也屈指可数。总之，
大陆地区口译史的研究虽然有《中国口译史》这样
的里程碑式著作，但总体研究水平不高，研究议题狭

窄，研究手段较单一。
4． 2 对口译史研究发展的思考
国内外口译史研究在进入 21 世纪后，特别是近

几年，已经进入了迅猛增长的态势，取得了令人瞩目

的成绩，但应该看到，口译史的研究仍然存在不足和

缺陷。为此，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思考:
4． 2． 1 口译史研究队伍整体规模较小，影响力不强。
在口译史的研究力量方面，团队有时会带动一

系列成果的产出，当前口译史研究最有影响力的团

队是 2008 年建立于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的 Al-
faqueque，其活动可以追溯至 2000 年，成员来自西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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牙、德国、智利和意大利，代表人物是萨拉曼卡大学
的 Jesús Baigorri-Jalón 和 Icíar Alonso-Araguás，该团
队发表了一系列口译史的研究成果④。在当前的口
译史研究中，西班牙、日本等国家和中国香港等地区
是主力军，而英美等拥有丰富口译史的国家并没有

在口译史的研究上贡献太多力量，这一方面削弱了

口译史研究的国际影响力，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口译

史研究的深化。因此，后续口译史研究应该加大国
际学术交流，增强口译史的研究队伍，特别是形成协

同能力强的团队。此外，还应提升口译史在英美等
主流国家中的影响力，为后续口译史研究的全面发

展创造条件。
4． 2． 2 口译史研究的时间和范围仍然不够广阔。
在国外，虽然口译史的时间可以从古埃及延伸

到 20 世纪( Andres，2013 ) ，但在研究时间上仍主要
聚焦于中世纪西班牙等国家的殖民扩张、两次世界
大战和 20 世纪上半叶同声传译的发展等时期，对其
它时期和英美等口译史较为丰富的国家研究不足。
国内的口译史研究集中于唐以前的口译史( Lung，
2011; 赵贞，2005) 、近代口译史( 叶霭云，2014) 和抗
战时期的口译史( 郁仲莉，2016 ) ，其它时间段的口
译史则少有研究。在研究主题上，主要集中于外交
口译史( 王宝平，2007; 仝相卿，2013; 文静，2015 ) ，
研究主题亟待扩展。
4． 2． 3 缺乏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及地区间的比较
研究。
历时的研究往往能折射出历史发展的变迁，对

于了解口译史的动态发展很有裨益。在国内外不同
时期的口译史研究中，当前的研究仍然集中于某一

特定历史时期的口译史，缺乏不同历史时期口译史

的纵向比较。此外，对于同一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
口译史也缺乏横向的研究，如中世纪西班牙在美洲

殖民时期的口译史就与同一时期葡萄牙在美洲的口

译史缺乏相关的比较研究。
4． 2． 4 口译史研究和口译教学实践联系不够密切。
口译史研究离不开不同场合下的口译实践，它

们为口译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养料。在口译史研
究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，要想保持其生命力，必须

将其纳入到口译教学和实践中。然而，当前的口译
史仍然偏重于历史事件和特定时期的译员史等理论

研究，对其与教学和实践间的关系缺乏关注。口译
史的教学有利于提升学生和译员的人文素养，对他

们以后的口译实践意义重大，也有利于为口译史的

研究培养一批生力军。因此，国内外应该紧密加强

口译史与口译教学、实践的联系，将理论和实践结合
起来，学以致用，为口译史的长远发展提供动力。
5 结语
回顾口译史研究的历程可以发现，其发展是与

整个口译学科同步的。但是，长久以来，口译史研究
不仅在翻译史还是在整个口译研究领域都未得到足

够的重视。Takeda ＆ Baigorri-Jalón( 2016: VII) 在强
调口译史研究的重要性时指出，没有历史的学科是

没有未来的。随着研究的深入，口译史重新引起了
口译学界和翻译学界的关注，并在近几年迎来了飞

速的发展，这一方面体现了口译史研究的巨大潜力，

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口译史是口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

分。通过文献计量方式比较国内外口译史研究的已
有成果并指出其不足之处，希望为后续的口译史研

究提供相应的指导。

注释:

①BITＲA是西班牙利坎特大学创建的口笔译文献数据库，全
称 Bibliography of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，网址为 http:
∥aplicacionesua． cpd． ua． es / tra _ int /usu /buscar． asp? idioma
= en． ( 2017-05-19) ．
②TSB是 John Benjamins出版公司建立的翻译研究文献数据
库，全称 Translation Studies Bibliography，网址为 https:∥ben-
jamins． com /online / tsb． ( 2017-05-19) ．
③CIＲ是由学者 Daniel Gile于 1990 年创办的口译研究信息
公报，全称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Ｒesearch Bulletin，网址为
http:∥cirinandgile． com / index． html． ( 2017-05-21) ．
④详情见网址 http: ∥ campus． usal． es / ～ alfaqueque / index_
en． html． ( 2017-05-21)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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